
 

 1 

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 

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探析 

张荣天
1
 张小林

2
 尹鹏

31
 

（1.扬州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中国江苏 扬州 225009； 

2.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中国江苏 南京 210046； 

3.鲁东大学 商学院，中国山东 烟台 264039） 

【摘 要】：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可为制定差别化的国土空间优化策略提供一定依据。文

章以长江经济带作为典型研究案例，以市域作为研究尺度，从土地资源经济承载力、社会承载力及生态承载力维度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 TOPSIS 法测算 2000—2018 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综合空间自相关

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0 年

以来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表现为一定的提升态势，且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区域差异表现为下游＞中游＞

上游。②全局上，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呈现出正的空间相关性特征；局部上表现为“小集聚大

分散”空间分异格局，H-H 型主要集聚在上海及苏南地区，并不断向杭绍甬空间演化，而 L-L 型主要集聚在川西高

原区及滇西南地区。③交互探测结果显示，人均 GDP、城市化率及二三产产值比重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

承载力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且与其他因子交互驱动力强于单因子作用，交互作用类型以双因子增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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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要素。随着城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土地资源日趋紧缺，而城市

发展对土地资源需求却日益增加，城市土地资源短缺以及土地资源低效利用成为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制约性因素［1］。人—地关

系矛盾日益加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市土地资源承载能力。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作为科学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

是优化配置城市土地资源和指引城市土地开发整治的重要依据［2］。因此，如何最大限度提高城市土地资源综合承载力，实现城市

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已成为当前我国新型城市化建设关注的重要现实命题。 

承载力最早属于物理学领域的研究范畴，之后在人口学、经济学及生态学学科等相关领域得到了持续发展［3］。1940 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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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为标志的资源承载力研究开始；直到 1970 年代初，伴随世界工业化发展和人口急剧增长双重压力，土地

等一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承载力面临着上限胁迫，以协调人—地关系为中心的承载力研究逐渐兴起［4］；到 1980 年代中期，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粮农组织开始关注到区域土地承载力研究，随后土地承载力研究在区域领域得到较广泛应用
［5-8］

。1980 年代后

期，我国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迅速兴起并得到蓬勃发展［9-10］，综合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尺度三个方

面进行综述：①研究内容上，关于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特征解读［11］、指标体系构建［12-13］、区域差异分析［14-15］、

影响因素研究［16-17］、模拟预测判断［18］及优化提升策略［19］等方面，研究内容从简单化、单因素逐步转向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相结

合的综合性研究。②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因子分析法［20］、系统动力学模型［21］、改进生态足迹模型［22］及可拓物元模型［23］等定

量方法，同时“3S”技术也开始应用到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格局研究中［24-25］，研究方法日渐多元化和综合化。③研究尺度上，

研究主要涉及大中尺度的城市群（长三角［26］、京津冀［27］）、省域［28］及单个城市［29］，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呈现出多尺度演化态势。

通过综述可知，当前研究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内涵未达成一致共识，研究理论体系不够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尚不统一；更多研究

侧重在土地资源承载力区域差异特征描述，对不同典型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内在机制探讨较薄弱。 

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 11

个省市，国土面积约 205 万 km2，约占全国国土面积 21%。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持力度最大的区域，伴随城

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持续加快，长江经济带区域土地资源面临着巨大胁迫，土地资源承载能力问题成为影响长江经济带区域可持

续发展的瓶颈。鉴于此，针对当前研究不足之处，在界定土地资源承载力内涵的基础上，本文克服以人口作为单一评价指标的不

足，构建复合经济—社会—生态多维度多指标的评价体系；选择我国长江经济带作为典型实证区域，以 127 个市域作为研究对

象，综合熵权 TOPSIS法、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从地理学“时—空”分析视角研究 2000 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

力时空格局分异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的主导因子及驱动机制，以期为新

时期长江经济带土地资源承载力提升及国土空间优化提供实践参考。 

1 指标体系、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1.1.1 指标体系 

土地资源承载力是一个综合概念，纵观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11，20，30］，可发现土地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对象具有多重属性，涉

及城市自然、经济社会及生态等多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协调发展，它不仅是对土地资源自然属性反映，同时也受制于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科技条件，以及土地利用对生态环境的改善状况。因此，本文认为土地资源承载力内涵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

定的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条件下，土地资源所能承载的人们各种活动的规模和强度的阈值。目前，国内外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

承载主体及要素进行较多研究，但关于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仍未形成统一标准［8，12-13，15］。本文结合土地资源承载力内涵

解读及相关指标体系研究成果，考虑到长江经济带土地资源特点、土地利用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复合“经济—社会—生

态”三大维度构建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力求综合判断长江经济带市域尺度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客观水平。具体指标选

取：①土地资源经济承载力方面，选取地均 GDP、地均财政收入、地均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密度等指标来反映。②土地资源社会

承载力上，选取人口密度、非农人口比例、人口自然增长率、地均就业人口等指标来反映。③土地资源生态承载力方面，选取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地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地均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单位 GDP能耗等指标来反映。 

1.1.2 数据来源 

主要涉及指标数据和空间数据两个方面：①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2001—2019 年统计年鉴，以及

11 个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②空间数据，市域空间边界主要取自于《上海市地图集》《江苏省地图集》《浙江

省地图集》《安徽省地图集》《江西省地图集》《湖北省地图集》《湖南省地图集》《重庆市地图集》《四川省地图集》《贵州省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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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云南省地图集》的行政区划图，经扫描进行高精度配准后跟踪矢量化，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进行相应合并处理；另外，

本文中的地形地貌数据来源于 DEM 数据（分辨率 30m），具体获取途径是从 CGIAR-CSI（https://cgiarcsi.community/author 

/cgiargeo/）网站上下载，并基于 ArcGIS软件平台，通过 spatial anylyst-surface anylisys-contour 工具对 DEM数据进行

配准。 

1.2 研究方法 

1.2.1 熵权 TOPSIS 法 

熵权 TOPSIS 为逼近于理想值的排序方法，最早是在 1981 年由 Hwang 和 K.Yoon 两位学者提出的。熵权 TOPSIS 基于传统

TOPSIS法，有效克服了评价主观因素，能较客观全面地反映评价指标的动态变化，适用于多指标的综合评价［31］。本文所构建的

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体系是一个复合经济—社会—生态多维度指标体系，运用熵权 TOPSIS 开展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多指标综合

评价具有一定优势，其评价结果更合理、客观。鉴于此，本文采用熵权 TOPSIS 法对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进

行定量评价。理论步骤如下： 

①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矩阵 X 

 

②采用极差法对指标矩阵标准化： 

 

③计算评价指标熵值 Hi 

 

④确定评价指标熵权 W 

 

⑤确定最优解 S+j和最劣解 S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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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计算最优解和最劣解的欧式距离 

 

⑦测算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值 

 

1.2.2 空间自相关模型 

本文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来分析 2000 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格局分异特征，其中全局 Moran'sI 指数

是用来分析城市土地资源承载全局空间关联特征，局部 Gi*指数是用来描述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局部空间异质特征［32-33］，理论公

式如下： 

①全局 Moran'sI 指数 

 

式中：Xi、Xj 分别为 i、j的观测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空间相邻为 1，不相邻为 0。I(d)＞0时为空间正相关，表示土

地资源承载力较高（低）空间显著集聚。 

②局部 Gi*指数 

 

式中：若 G*i为正且显著，表明 i周围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高值空间集聚；反之，若 G*i 为负且显著，则表明位置 i周围市

域土地资源承载力低值空间集聚。 

1.2.3 地理探测器模型 

地理探测器是 Wang等通过提出因子力度量指标，结合 GIS空间叠加技术和集合论，识别多因子之间交互作用的模型［34］，其

基本原理是认为不同空间位置地理事物，制约发展变化的因素具有差异性，若两者在空间上变化表现显著一致性，即该因素对地

理空间分布具有更为显著的贡献
［35］

。本文运用该模型来探测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的驱动因素，理论模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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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式中：PD,H 为影响因子 D对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 H 影响力；σ2H 表示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方差；σ2HD,W 为市域

w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方差；N'为样本数。PD,H取值范围为［0，1］，PD,H 值越大，表明该因素对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影响越大。

同时，地理探测器模型中交互作用探测可以分析不同影响因子间的相互作用，评估相互作用是否会增强或减弱对地理要素空间

分异的影响程度。交互关系主要有 5种基本类型：非线性减弱、单因子非线性减弱、双因子增强、相互独立、非线性增强。 

2 结果与分析 

2.1 总体特征分析 

运用熵权 TOPSIS 理论模型，测算出 2000—2018 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图 1）。通过图 1可知：①总体特

征。2000 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呈现出一定的上升态势，从 2000 年 0.4522 提升到 2018 年 0.6518，近 18

年间市域尺度上长江经济带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提升41.14%，但年均增幅仅为 2.29%，提升速率还相对缓慢。另外，测算出 2000—

2018 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变差系数 CV值（变差系数是应用于空间差异测度的研究方法，优点是可消除单位与

平均数不同对结果造成的影响，其理论公式参见文献［36］），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变差系数 CV值从0.4452 上升 0.5221，CV值持

续提升说明 2000 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区域差异仍显著。 

 

图 1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及区域差异(2000—2018 年) 

②区域差异。将长江经济带这一地域划分为上游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中游地区（安徽、江西、湖南、湖北）、

下游地区（上海、江苏、浙江），从上游、中游及下游三大地区剖析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区域差异特征。其中，2000—

2018 年上游地区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在［0.3251，0.5842］区间变化，中游地区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在［0.4126，0.6438］

范围波动，而下游地区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在［0.5121，0.7055］区间波动，可见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区域



 

 6 

差异总体表现为下游＞中游＞上游。 

2.2 空间格局分异 

根据全局 Moran'sI 指数公式，测算出 2000—2018 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全局 Moran'sI 估算值可知，在 0.1％

的检验水平上，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全局 Moran'sI 估算值均为正，表明 2000—2018 年市域尺度上长江经济带

土地资源承载力具有正向的自相关性特征；全局 Moran'sI 估算值从 2000 年的 0.3506 持续提升到 2018 年的 0.4541，这表明

2000 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空间集聚特征日益增强。 

全局 Moran'sI值仅从总体分析土地资源承载力空间关联程度，为更清楚地了解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局部空间集聚特征及演

化规律，选用局域 Gi*指数，基于GeoDa095 软件绘制出 2000—2018 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 LISA空间集聚图（图 2）。

通过图 2可知：①H-H 型（市域自身和相邻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均高）。2000 年 H-H 型主要集聚在上海、苏南地区，到2009年后

浙江的杭州、绍兴及宁波等城市开始演化为 H-H 型，研究期间城市土地资源承载力 H-H 型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上海、苏锡常及

杭甬地区，21世纪以来这一类型城市土地利用结构持续优化，对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提升起到积极促进效应。②H-L 型（市域自

身土地资源承载力高而相邻市域低）。这一类型空间分布格局比较稳定，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

城市群以及成渝城市群，这一类型城市土地利用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也得到持续改善，城市土地资源承载力也

得一定程度优化。③L-H 型（市域自身土地资源承载力低而相邻市域高）。2000 年 L-H 型主要分布在安徽的阜阳、淮南、淮北等

城市，以及贵州的六盘水、安顺等城市，到 2009 年仅铜仁等城市发生演化，再到 2018 年仅安顺发生置换。可见整个研究期间长

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 L-H 型主要分布在安徽皖北、黔西南地区。④L-L 型（市域自身和相邻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均低）。

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 L-L 型主要集中在上游地区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攀枝花等城市，以及滇西南的保

山、普洱等城市，这一类型城市生态环境较脆弱，土地资源匮乏且土地利用方式相对粗放，城市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程度较

低，导致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处在低水平状态。总体来看，2000—2018 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局部 LISA形态表现出

“小集聚大分散”空间分异特征。 

 

图 2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 LISA演化(2000—2018 年) 

2.3 影响因素分析 

理论上，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是多重因素的作用结果，这些因素对土地资源承载力影响的贡献大小存在一定差别，

且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土地资源承载力的主导因素也表现出一定异质性。吴月良较早从理论上阐述了人口数量及发展速度、营养

水平、土地资源生产潜力、自然环境、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及政策等因子是影响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的主要因素［37］；杨庆媛等构

建障碍度理论模型，通过障碍因素实证分析重庆市江津区土地资源承载力的短板要素［20］；李新刚等通过 GWR模型得到人口因素、

资源环境因素、经济社会因素这三大因素对环渤海地区城市群城市土地资源综合承载力影响程度空间分异规律［27］。参考国内外

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等是影响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格局分异及演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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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重点围绕自然地理因素、资源禀赋因素及经济发展因素 3 个方面开展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的影响机制探

析：①自然地理因素。一般而言，自然地理条件是影响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的基础性因素，选取坡度＞15°面积比重

（X1）、平切海拔（X2）指标来具体反映。②资源禀赋因素。一般而言，一个区域或城市土地资源自身禀赋条件越好，其承土地

资源载能力也就相应的越好，选取人均耕地面积（X3）指标来具体反映。③经济社会因素。一般而言，伴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持续提高，促进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不断转型，有助于区域土地资源承载能力得到提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需要区域

更大的土地资源承载力来响应人类生产、生活及其他各种人类活动，选取人均 GDP（X4）、二三产产值比重（X5）、城市化率（X6）、

城乡收入比（X7）等指标来具体反映。本文在七大影响因素指标变量选取的基础上，通过地理探测器模型方法定量识别影响 2000—

2018 年长江经济带市域尺度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的主导因子，剖析各主导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主

导因子的内在影响机制。 

2.3.1 因子探测 

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中因子探测 2000—2018 年各影响因素对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空间分异的 q值大小，若 q值

越大则说明该因素对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空间分异的影响贡献率越大。采用自然断裂法将每个影响因子划分为 5 个等级进行离

散化处理，然后以此为阈值对 2000—2018 年 3个研究时间断面的各影响因素分析指标进行因子探测分析。同时，将因子探测的

q 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序，用来比较各影响因子在不同时期对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影响程度大小及变化特征。2000、

2009、2018 年三个时间断面对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空间分异影响较大的因子（q＞0.4）为：人均 GDP＞城市化率＞二

三产产值比重。 

2.3.2 交互探测 

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不仅受到单一因素影响作用，更是多种影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鉴于此，为了深入挖掘市域土地

资源承载力双驱动因素间交互关系，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中交互探测来分析影响因素交互作用对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

力空间分异影响程度。①总体上，两两因素之间交互作用对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空间分异的影响均表现增强关系，表明了两两影

响因素之间交互作用会增强对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的解释力度。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

力时空分异并不是单一影响因素造成的，而是多影响因素交互耦合作用结果。②交互影响差异上，人均 GDP、城市化率及二三产

产值比重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 q值均超过了 0.5，进一步验证了人均 GDP、城市化率及二三产产值比重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市域

土地资源承载力分异的主导因子。 

2.3.3 主导因子的影响机制 

在定量探测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空间分异主导因子及交互作用基础上，可以发现研究期间自然因素对长江经济

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的影响相对较小，而经济社会因子对研究期间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表现出主导性作用。

由此可见，“自然因素基础作用+经济社会因素主导作用”是2000—2018 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的内在驱动

机制，下面就主导因子的影响机制展开初步阐释。 

①人均 GDP。探测结果显示，2000—2018 年人均 GDP 的 q 值均排在第一，这充分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对市域土地资源承载

力空间分异影响最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及效率越高，可以通过增加资金等要素支撑，促进土地资源开发及利用技术不断进步，

将有助于挖掘土地资源承载的潜力，起到“放大”效应，推动城市土地资源综合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提高。长江经济带

下游上海、苏南及杭绍甬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区域之一，伴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其土地资源开发强度也在不断加大，促使城市土

地资源利用方式不断向集约化方向转变，其土地资源综合承载力呈现出提升的良好态势。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影响研究期

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承载力时空分异的主导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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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城市化率。探测结果显示，2000—2018 年城市化率的 q 值均排在第二，这说明城市化发展与土地资源承载力具有较显著

的响应关系。城市化发展在一定程度导致土地资源承载压力增大的同时，在有限土地资源约束下也会更为注重提升土地资源利

用的效率，缓解土地资源压力和促进土地资源承载力提升。总体上看，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及质量较高，快速城

市化进程中更为注重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化利用模式，有助于城市土地资源承载能力得到持续改善；相比而言，中、上游地区城市

化发展水平及质量相对较低，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相对较粗放，不利于城市土地资源承载力优化提升。因此，城市化发展差异是影

响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承载力时空分异的主导因素。 

③二三产产值比重。探测结果显示，二三产产值比重也是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的重要主导因子，2000—

2018 年其 q 值均排在第三，这反映了城市产业结构状况对土地资源承载力分异也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一般而言，区域产业结

构相对越合理，有助于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其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就相对越强。2000 年以来长江经济带下游

地区上海、宁杭及苏锡常等地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随着城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对土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升起到积极正向

效应；相比而言，长江经济带上、中游地区城市的产业结构相对落后，不太合理的产业结构会对土地资源承载造成一定的负向压

力，不利于区域城市土地资源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因此，产业结构状况差异也是影响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承载力时空分

异的主导因子。 

3 结论与讨论 

在构建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熵权 TOPSIS 模型测度了 2000 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资源承载力

水平，使用空间自相关模型考察了市域尺度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格局分异特征，最后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识别了市域土地资源

承载力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①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从 2000 年 0.4522 提升到 2018 年 0.6518，近 18年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提升41.14%，长

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表现出一定的提升演化态势；同时，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也呈现出区域

差异，总体表现为下游＞中游＞上游。②2000—2018 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全局上表现为正向自相关特性；局部上，

H-H 型主要分布在上海及苏南地区，不断向杭绍甬空间集聚，从“一”字形向“Z”字形演变，而 L-L 型主要集聚在川西高原区

及滇西南，形成了“小集聚大分散”空间分异格局。③人均GDP、城市化率及二三产产值比重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

载力时空分异的主导因子，且与其他影响因子间交互作用对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分异具有更强的驱动影响。 

针对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格局分异与影响因素探讨，尝试从经济—社会—生态维度提出未来长江经济带市

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提升的初步对策建议。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市域土地资源经济承载力。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是影响研究期

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分异的主导因素，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城市经济结构，尤其要推动区域土

地资源承载力 L-H型、L-L 型城市产业持续转型与升级；做大做强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城市的主导性产业，积极培育具有发展潜力

的城市新兴产业，逐步实现从粗放的速度增长向效益和速度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型。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市域土

地资源社会承载力。社会承载力是提升区域土地资源综合承载力的重要内容，通过社会保障等政策制度引导，优化长江经济带上

游、中游及下游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尤其降低 H-H 型、H-L型城市中心城区土地资源对人口和产业的承载压力，增强郊区土地

资源对人口和产业的承载能力；不断推进城乡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优化城乡文化、医疗及教育等资源配置格局，来进一步增强

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郊区及农村的社会承载能力。③加强土地生态保护，提升市域土地资源生态承载力。执行最严格的产业准入制

度，尤其避免长江经济带沿线的长三角城市群、皖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及成渝城市群等重点区域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落地，

大力发展绿色型、生态型的产业；加大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市域城乡生活、生产污染源的治理力度，积极推进市域生态功能区划，

完善市域生态网络建设，不断提高市域土地生态环境容量，从而持续提升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生态承载能力。 

本文以市域单元作为研究尺度，以2000—2018 年作为研究时段，以时空分异来呈现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格局变

化过程，并以此探寻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尝试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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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参考。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本文仅选取了 3个时间断面分析市域尺度上长江经济带土地资源承

载力时空分异特征，更长时间尺度和更小空间尺度上的城市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规律有待进一步揭示。另外，探索未来不同

发展情景之下的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演化趋势与优化路径，将是下一步值得深入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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